
35

晚清科学小说作为“小说界革命”的产物，

自诞生伊始就承担起传播科学知识、开启民智的

重要使命——它可以说是近代启蒙知识分子推动

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理想体现。因此，科学小

说必然要宣扬科学精神，引导民众相信以实证和

经验为基础的现代科学。然而，经过对具体文本

的考察会发现，在传达所谓“科学上最精确之学

理，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的背后，流露出了某

种对科学的怀疑和警惕、想象的违背常理以及对

“科学”这一概念的认知偏差。这些含混的书写，

使晚清科学小说呈现出了相异的特质。

吴岩认为：“科学观可以是个人价值观朝向

科学的一部分，也可以是一段时期整个社会对

待科学的共识。”[1]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科学小

说显然不只是为宣扬科学革命而存在，不排除作

者是出于猎奇心理萌生的创作意图。由于时代原

因，无法详细考证每一篇小说的创作初衷，但可

以肯定的是，它们或多或少也体现出了作者在对

待科学上的某些思考。

一、救亡的隐忧与殖民的焦虑

科学小说的社会使命注定了其必须走向信

奉科学的立场。其中暗藏着一种共识，那就是

对科学之万能的深信不疑、顶礼膜拜。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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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十分重视小说的传播优势与社会功能，而科学小说作为文学与科

学结合的产物，也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传播科学知识、开启民智的重要使命。但放诸具体的文本中，我们又会

发现：对国家命运的想象中，出现了怀疑科学、科学书写违背常理、崇信宗教哲学等悖论，晚清科学小说家

的科学观也因此呈现了复杂的一面。其思维方式、情绪和信念，既具有人类在探索科学过程中的共通性，也

隐含着推动中国现代思想不断演进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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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①却在无意中打破了

这一观念。  

作为第一部较为完整的科学小说，《新法螺

先生谭》的文本中却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在小

说开头，“法螺先生”便表达出自己对科学的认

识：“科学者仅据矿物界、植物界、动物界种种

之现象，种种之考察，以为凡物尽于斯，凡理尽

于斯。使果然焉，则世间于科学外，当无所谓学

问，不复有发明矣。而实验殊不然，何哉？余

本此问题，愈思愈疑，愈疑愈思，既然奋然曰：

‘余苟局局于诸家之说，而不能超脱。张其如炬

之目光，展其空前之手段，是亦一学界之奴隶而

已。余决不为，余决不为。’”[2] 在这里，“法螺先

生”表现出来的，是对科学的一种轻视，同时也

是一种警惕。同样的想法徐念慈在《觉我赘言》

中亦有提及：“余读第十六回，言近代科学日益

发达，然仅物质上之发明而已。于精神上之发

明，尚未能穷其源委。”[3] 这里所说的“精神上

之发明”与随后“法螺先生”灵肉分离的举措，

和当时的“催眠术”一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时

人看来，“催眠术”作为一种精神疗法，不仅在

治愈现实的病症以及启蒙方面有所成效，还能超

越物质科学的局限。

小说后半部分，“法螺先生”发明的“脑电”

之术也似乎可以看到“催眠术”的影响。按照

“法螺先生”的说法，将大脑改良以后推广，就

会使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自然的感应力。这种感

应力可以代替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从而建立起

一个通过脑电便可联系的网络。也就是说，这种

“脑电”更像是人与人大脑之间的一种感应，只

不过，这是一种通过科学技术可以达成的精神

交流。无独有偶，谭嗣同的《仁学》里也曾提

到“脑电”这一技术。栾伟平指出，二者皆受到

美国乌特亨利（Henry Wood）《治心免病法》（从

其代表作 Ideal Suggestion 翻译而来）的启发。《治

心免病法》虽宣扬利用精神疗法，实则是披着科

学外衣的宗教神学 [4]。同时，由于《治心免病法》

宣扬“治心亦格致”，加上谭嗣同等人的推崇以

及随着一大批“心灵之学”书籍的传入，在当时

便形成“对物质的研究是科学 , 对于心灵的研究

也是科学 , 而且还比前者更重要”[4] 的思维方式。

但是，“法螺先生”心心念念的“脑电”技

术，不但没能如他所希望的发挥作用，反而带来

了社会大规模的失业，因此遭到了国民的排斥。

这不得不使我们感到矛盾——作为一部科学小

说，它所要背负的使命注定了作者要在作品中对

科学的力量加以宣扬，并以此给予民众对科学的

信心，然而徐念慈却背道而驰，选择了以科技推

广失败、遭到民众抵制作为科学的归宿。那么，

他对于科学的态度是否存在着矛盾？在这背后所

要传达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思维方式？

徐念慈对科学技术的隐忧，与西方科幻小说

开篇之作《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的作者

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想法存在着某种

相似性。在《弗兰肯斯坦》中，作者突破了西方

传统的“上帝造人”的思维而创造出了一个人造

的怪物，这个依靠科学技术所创造出来的怪物却

给人类带来了灾难。玛丽·雪莱想要表达的，是

科技的迅猛发展对人类社会的渗透与破坏。《新

法螺先生谭》中“法螺先生”发明的“脑电”技

①根据武田雅哉的考证，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一文与包天笑翻译的《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续谭》三文汇成一
册，于 1905 年由小说林社作为“小说林科学小说之一”出版，全书题名为《新法螺》。但由于此书资料已亡佚，下文
引用的皆出自徐念慈 1907 年在《广益丛报》上的原文，题目名为《新新新法螺天话》，本文仍标注为《新法螺先生谭》。
详见武田雅哉《东海觉我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小考——中国科学幻想小说史杂记》（王国安译），载《复旦学报 ( 社
会科学版 )》，1986 年第 6 期，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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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集发光、传声、生热等功能于一身，看上去

似乎是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实则取代了原本制造

这些功能的社会劳动力，从而破坏了市场的平

衡。徐念慈在小说中设置了这样一个情节，某种

程度上来说，是对晚清社会现实的一种映射。

如果说玛丽·雪莱是站在工业革命发展到一

定程度的基础上思考科技对人类的不良影响，那

么徐念慈的质疑更像是部分晚清知识分子的心

声。当西方列强的炮火粉碎了“天朝上国”的

观念，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的流行瓦解了知识分

子心中传统的道德体系时，国人的世界观开始走

向混乱和未知。在一众不确定当中寻求确定，似

乎成为了潜在的意识。个别知识分子对待科学技

术时，难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样一种“舶来

品”是否也会带来对原有社会体系的破坏？依靠

科学技术来救亡图存是否真的可行？

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保持警惕是东西方的一种

共识，但是晚清科学小说中所传达出的隐忧有其

特殊的地方：科学技术是作为殖民国家的文明成

果传入的，中国对科学技术的接受在初始时期带

有被迫色彩。因此，晚清知识分子看待科学技术

的眼光，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被殖民”色彩。正

如陈平原所言，“被压迫者如何看待‘压迫’，或

者说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应该怎样看待‘殖民’”[5]

是晚清科学小说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议题。

“救亡”几乎是贯穿在晚清科学小说中永恒

的主题，而依靠科学技术手段来挽救国族命运则

是其最重要的特征。在关于科学的想象中，对国

族命运的想象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国家仍处

在危机之中，小说通过主人公的视角反映社会、

官场的黑暗，并寻求一条以科学为方案的救亡之

路。另一种则是国家已经强大起来，恢复了以往

“天朝上国”的霸主地位，他们或模仿以往殖民

国家形象，以强者的身份欺凌比他们“弱小”的

欧美国家；或以种族来区分政治立场，联合亚洲

国家对抗以白种人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同时，我

们也可以看出，哪怕现实中的中国仍然处于内忧

外患的情境，晚清知识分子仍改变不了“天朝上

国”的思维方式。更重要的是，这种强烈的民族

主义情绪，还表现为一种慕强倾向。晚清知识分

子固然意识到殖民国家给被殖民地区带来的深重

苦难，但出于回到原本以中国为主导的世界框架

的迫切愿望，他们将目光停留在强者的征服方式

所带来的快感之中。在他们看来，通过殖民或者

武力手段所换来的弱者的崇拜才是挽救民族危亡

的最佳途径，而科学技术是造就这些有力武器的

重要工具。

晚清知识分子科学观的矛盾之处就在这里：

对新生与未知的事物，他们抱有警惕，但是出于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又不得不借助它来实

现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而以徐念慈为代表的部

分晚清知识分子对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弊端的警惕

和反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或多或少是站在人

文主义的角度表达了知识分子对人类在探索科学

之路上的命运的终极关怀。虽然小说中也存在着

不少想象的局限，且夹杂着旧式民族主义的思维

以及被殖民地区的困窘，但正是这样一种怀疑、

焦虑的情绪，使《新法螺先生谭》与同时期的科

学小说相比，展现出了超前的理性。《新法螺先

生谭》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科幻文学中最早思考

科技给人类所带来的破坏，以及人与科技二元关

系命题的作品。

二、身体的隐喻与急进的启蒙

对高科技武器想象的背后，是一种面临被

殖民的焦虑。但前文所述的“催眠术”这类涉

及生理学、心理学的想象又与前者有所不同。作

为一种与灵魂有关的“科学”，它在科学小说中

晚清科幻小说小辑
想象的悖论：晚清科学小说的科学观 〈〈〈 柯  璐



2022 年  第 1 期  总第 005 期

38

Science Writing Review

的书写，实则代表了作者某种启蒙的愿望。这是

因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唤醒沉睡的国民

的灵魂”既是科学话语，同时也是政治话语。如

果说，晚清科学小说中有关“未来中国”的科学

想象，更多是聚焦在殖民层面，那么，“催眠术”

这类医学层面上的科学想象，则体现出了别样的

科学观。不同于对战争、军事武器精确的想象，

关于医学的描写，因其充满了离奇与玄幻色彩，

成为科学小说中最突兀的部分。最典型的例子莫

过于在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中，哈

老为龙孟华“洗心”的情节：“也并不用线缝合，

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用棉花蘸了小瓶的药水，

一手合着，一手便拿药水揩着，揩到完了，那胸

膛便平平坦坦，并没一点刀割的痕迹。”[6] 这样

的描写已经超出了医学的范畴，更像是神怪小说

常常出现的神力方术。

荒江钓叟设置“洗心”这一情节，原是为

了批判“八股”对国人的荼毒，但在具体的书写

中，却暴露了他对医学认知的局限。这种借助解

剖、药水等方法进行治疗的情节，在其他科学小

说中也常常能见到。例如《女娲石》里白十字社

开设的“洗脑院”，企图通过“洗脑”的方式祛

除国民的劣根：“俺用药品，种类不一，实则尽

从化学得来。譬如脑筋为利禄所熏坏者，俺用绿

气将他漂白，顷刻之间再复原质。又如我国人民

想望金银，其脑因感，遂定坚质。俺用黄水将他

溶解，再用燐质将他洗濯……”[7] 然而这种离奇

的情节却不仅仅只是作者的一种想象，《点石斋

画报》中亦刊登过不少“剖腹”“剖脑”的插图。

“洗心”“洗脑”这类的“科学话语”在晚清的小

说乃至报刊中比比皆是，它们既是对以《聊斋志

异》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神魔玄幻故事的传承，也

折射出了时人在医学传播上的局限。可见，这些

似是而非的医学奇闻模糊了想象与现实的边界，

从而也影响了小说家的创作。

在当时受众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万国公

报》和《格致汇编》中有不少介绍医学常识、原

理的文章。《格致汇编》甚至有“互相问答”栏

目专供读者提问，提问的内容五花八门，其中

有关医学的问题占了总数的 4.1%[8]365。熊月之认

为，这体现了读者潜在的对西方科学技术的高度

信任感。“在时人的心目中，西方科学技术似乎

无所不能，什么难题到了那里都能迎刃而解，什

么疾病到了那里都能妙手回春”[8]338。贾立元也

曾考察了薛福成的日记以及《点石斋画报》中的

故事，指出了当时对待西方医学普遍信服的氛围

为小说家们提供了施展手脚的天地 [9]。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心”还是“脑”，

在晚清的背景下，早已并非单纯地指向生理器官

的意义，而是国民精神的代名词。在这里，国民

的身体成为政治上的隐喻。杨念群认为：“知识

精英通过西医使中国人的身体经破损而复原再造

的历程，痛楚地感受着被凌辱的命运，想象着自

己的国家就像‘病体’一样受人污辱、歧视和践

踏，进而又把被治愈的病体想象成‘民族再生’

的符号。”[10] 西医的传入，不仅改变了国人对“身

体”这一话语的认识，也使国人认识到，强健的

体魄便意味着民族的崛起，而强健的体魄离不开

医学的疗效，医学也必将会成为与帝国主义角逐

较力的助推器。维新时期，西方医学便被维新派

视为挽救危亡的利器，“医者，纯乎民事也，故

言保民，必自医学始”[11]，启蒙者们由此提出

“医学救国”的宣言。虽然后来戊戌变法失败了，

但是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宣传西医的呼声并没有减

弱。投射到科学小说中，便是要宣扬科学精神，

呼吁人们拥抱以实证为基础的西方医学。因此，

科学小说的想象以西医知识为基础，才有可能进

行。然而事实上，比起战争、高科技武器相对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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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想象，小说中关于医学的书写却充斥着荒诞

不经、违背常理的悖论。这样一种矛盾的书写，

必然会使读者产生怀疑而非推崇，这便违背了启

蒙者的初衷。

除却前文所提及的似是而非的医学奇闻的

影响，晚清科学小说的作者很有可能还未来得

及对西医知识进行一番系统深入的了解，便匆匆

下笔。对于医学这类知识，从开阔眼界或是道听

途说的杂志中简要了解，远比参加专业训练来得

容易。也就是说，小说家们固然看重医学的力

量，但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之中却仅仅将眼光停留

在“宣扬医学知识以启蒙民众”的观念里，而在

医学知识的真实性上却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这

暴露了他们在启蒙过程中急进的心态。正如方晓

庆所言，“现实中启蒙的艰辛刺激了文人的想象，

他们希望借助科学的发达，将启蒙的过程也变得

便利而迅速。他们寻找着一劳永逸的启蒙良方，

并通过‘无所不能’的科学将之付诸实践。”[12]

从作者的高尚理想与自身医学水平的差距来

看，他们对待医学的态度或许并没有标榜的那么

伟大。他们或加以忽略，或加以神化。从本质上

而言，都不是出于专业角度对医学知识的传播。

毕竟，在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中，弘扬“科学”

精神这一观念已然大过了对具体知识的学习。知

识分子们歌颂医学的魅力，不过是高扬科学旗帜

的一个环节。小说家们渴望通过书写医学来宣扬

科学精神，倡导人们关注西医，却忽略了专业知

识支撑文本的重要性，最终适得其反。正是这样

一种急进的态度，制约着科学小说在书写医学时

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也造就了想象的苍白以及不

可避免的怪诞。

三、末日的实验与形而上的科学

除却对国家命运的想象，还有一类“末日”

题材的科学小说值得探讨。在晚清一代有关“末

日”的科学小说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梁启超

翻译的《世界末日记》以及包天笑创作的同名科

学小说①。

“末日”题材的特殊性在于，它代表的是一

种毁灭，是世界秩序的终结，同时，它也隐含了

对终结之后是新生还是虚无的思考。在晚清的时

代背景下，我们也不难看出，“末日”题材与达

尔文的进化论有着密切的联系。进化论思想的传

入也改变了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只要处在不

断地进化之中，中国就有可能再次迎来繁盛，从

而超越西方。这一思路极大地缓解了知识分子的

亡国焦虑。

李艳丽认为，并不能将小说中的“末日”与

晚清的社会语境联系起来，梁启超和包天笑的

《世界末日记》，都是受到西方“世纪末”恐慌

的感染而诞生的作品 [13]。这种“世纪末”的恐

慌实则来源于西方，指的是 19 世纪末西方出现

的一种社会氛围。由于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欧

洲人逐渐意识到人类必经由繁盛到衰弱的生长过

程，而作为“优于其他人种”的欧洲人则在近未

来会被比他们弱小的民族毁灭。所谓的“黄祸

说”便由此而来。且“末日”这一概念最早是与

宗教联系在一起的，1884 年的《月报》中便有

“宜备末日之审判”一文宣扬天主教义 [14]。可见，

在梁启超和包天笑的两篇《世界末日记》发表之

前，关于“末日”的想象并未与“科学”联系起

来。作为亲维新派人物，包天笑对梁启超所倡导

的小说界革命表现出了极大的认同。他将科学

①包天笑的同名小说曾被武田雅哉认为与西蒙·纽康的原著、黑泪岩香的译作、徐念慈转译的作品《黑行星》的内容有
相似之处。但李艳丽认为，从情节、描写、结构来看，包天笑的《世界末日记》应该是另一个作品。因此，本文将《世
界末日记》视为包天笑受到翻译小说的影响而二度创作的作品。详见李艳丽《清末科学小说与世纪末思潮——以两篇〈世
界末日记〉为例》，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2 期，第 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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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开启民智、改造愚昧的手段，并对“科学

救国”抱有美好的幻想，在科学小说译介方面

贡献巨大，与梁启超的思想具有许多共通之处。

虽然并未有直接证据证明其他知识分子的态度，

但从梁启超和包天笑身上或许可以管窥一二。

在包天笑这部小说的开头，人们得知地球将要

灭亡时，成立了一个同盟会来探讨此事。作者

在其后特地加了一句：“此时亦无复有种族之

争，亦无复有贫富之别，举所谓黄祸、白祸之

说，早抛撇无余，而均贫富、无政府主义，则

渺如秋烟。”[15]2 从这一句可以看出，“末日”让

各国人民抛弃了原有的成见，达成了短暂的团

结。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在

得知“末日”消息之前的“旧世界”，就是一个

充满种族之争、贫富差距的世界呢？虽然未必

是真实写照，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潜在的

对现实世界的印象。

所谓“旧世界”的种种弊端，需要一种足够

强大的力量才能摧毁，而“末日”则象征着从宇

宙的角度颠覆秩序——这很有可能暗示了作者另

一种维度的国族想象——与以往想象国家强大、

战胜欧美的思维不同，包天笑或许更寄希望于一

种“同归于尽”的方式来打破世界秩序，以此来

重新建构想象中的国家。但充满矛盾的是，包天

笑并没有描述到末日之后的新世界是一种怎样的

情景，而是以一句“是必经未来数亿万年之后，

新世界人之智识灵明，突过前尘，乃能推测而

知，而今则此偌大地球，永远封诸神秘之中，以

经无量之劫”[15]13 作为结尾。显然，包天笑对新

世界必将超越旧世界是认同的，他将“末日”视

为一种新生亦可以理解，但他将建构新世界的方

式称为“无量之劫”时，问题就出现了：包天笑

寄希望重建文明的途径，为何是形而上的概念？

回到包天笑对“末日”到来时的情节描写，

一位博士如是说道：“善哉！善哉！以我辈学理

上言之，宇宙万物，虽微尘纤芥，无一秒钟不含

其进化之点者。今吾人所处之世界虽云灭亡，然

不过进化之一现象，蜕旧易新而已。矧以物体不

灭则言之，即吾人肉体亦不灭亡，遑论精神？渺

渺天空，宁无寄我精灵之地？一念及此，又何用

增其悲怀耶？”[15]12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

包天笑笔下“末日”书写的几个特征：其一，包

天笑持有的仍然是传统的循环观念，这种观念之

中又掺杂着进化论的影响，是在以一种新的知识

论证旧的思想，所以他认为，“末日”是新旧交

替、生生不息的过程之一；其二，在《世界末日

记》中，人们对“末日”的态度从恐惧变为了坦

然；其三，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和佛教观。关于

最后一点，需要提及梁启超的《世界末日记》与

近代中国的佛学思想。

1902 年梁启超在译介《世界末日记》时，曾

在结尾提到自己选择末日题材的原因：“问者曰：

‘吾子初为小说不无鼓荡国民之功名心进取心，而

顾取此天地间第一悲惨煞风景之文，著诸第一号，

何也？’应之曰：‘不然，我佛从菩提树下起，为

大菩萨说《华严》，一切声闻凡夫，如聋如哑，喟

佛入定，何以故？缘未熟故。吾之译此文，以语

菩萨，非以语凡夫语声闻也。谛听，谛听，善男

子，善女子，一切皆死；而独有不死者，一切皆

死，而卿等贪着爱恋，嗔怒猜忌争夺胡为者，独

有不死者存，而卿等畏惧恐怖胡为者，证得此

义，请读小说：而不然者，拉杂之，摧烧之。’”[16]

乍一看，这样的回答很是隐晦，梁启超只是将之

比作《华严》来传达自己的佛学思想。要真正理

解上述文段，就要提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运用

佛学对 20 世纪科学主义思潮的回应。

梁启超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学

术思想更重视的是经世致用，作为传统学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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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佛学自然也被视为应用的代表。西方思想的传

入使近代中国面临着信仰的危机，因此，梁启超

便视佛学为政治发展的手段之一。在《论佛教与

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提出了佛教有利于“群

治”的主张。贾立元指出，梁启超服膺于社会

达尔文主义的世界秩序观，同时，他又认为佛教

教义能够使人们克服固执保守，认识到自己的渺

小，生出对众生的慈悲，从而走向刚猛、进取、

无畏、普度众生。这些品质正是促使国人走向进

步的重要动力。因此，梁启超在《世界末日记》

中传达的所谓“科学”的思想，“主要指的就是

作为一种真理和行动前提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

作为一种哲学原理和行动指导的大乘佛教之间的

相通，它们对应的则是一种辨证的生死观：在无

穷的‘进化’之路上，局部之‘死’是整体之

‘生’的前提，死者，以其对新陈代谢的贡献而

获得了‘未来’的褒奖”[17]。

包天笑的《世界末日记》中所传达的佛理，

与梁启超等人所主张的宗教哲学是相似的。或许

在包天笑看来，人必将历经“无量之劫”，以死

亡完成对新生的超越。因此，看似是毁灭性的、

消极的题材，却传达着对“未来”的信心，以玄

理来鼓舞民众。此外，晚清一代对“科学”的

定义经历了漫长的讨论，其中以 1903 年《江苏》

发表的《哲学概论》最具有代表性。该文认为，

科学来源于哲学，且与哲学相互依存，“科学乃

哲学之数据，哲学含科学之状态”[18]。

李欧梵认为，梁启超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

分子，对于这种超越自己想象的生死大事、时空

间隔，他没有办法找到答案，或许也只能用佛家

典故来为自己打一个圆场 [20]。同样的，包天笑

重建文明的构想，也只能停留在依靠“末日”的

力量对原有世界秩序的颠覆上，以此来完成对旧

世界的改造。但是毁灭之后的人世如何重建？包

天笑或许是无法回答的。当想象到达一个极点之

后，他相信的，恐怕已经不再是所谓的科学技

术，而是披着“形而上学”外衣的宗教哲学。

作为科学小说的《世界末日记》虽然是建

立在天文学知识上的合理想象，但其作者对“科

学”的认知却也体现出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知

识分子在“科学”这一概念划分上的模糊性。从

他们身上，也能看到在近代中国，辨析“科学”

这一概念的过程之复杂性与曲折性。

四、余论

“往何处去”或许正是晚清一代知识分子心

中永恒的困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传入，颠覆

了一代人的思维观念。宇宙万物不再是神秘和未

知的，而是可以通过科学去探知和掌控的。科学

的意义不仅在于揭示万物规律，更象征着破除愚

昧的刀、强盛国家的剑。当救亡的政治要求战胜

了求知的欲望，科学小说在背负开启民智、救亡

图存的高尚使命的同时，也寄托了知识分子对国

家与民族的希望。

那也便意味着，知识分子看待科学的眼光

必定是复杂的。身处于殖民阴霾之下，晚清科学

小说家们急切地希望通过科学幻想来表达对压迫

的不甘，但却因为囿于旧式民族主义思维，出现

想象的矛盾；救亡使命的迫切使得他们还来不及

对科学知识加以全面深刻的了解便匆匆下笔，从

而使作品出现许多吊诡的书写，暴露了启蒙的

急进；当想象突破时空的界限，对重建文明的构

想又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时，晚清科学小说中怀疑

科学、违背常理、崇信宗教的悖论就不可避免地

显现出来。然而，放诸晚清的时代背景下，他们

的科学观又不会使我们感到意外。科学意味着破

除迷信，也必然成为政治的武器。在国家危难时

刻，他们必须寻找到一条出路，“往何处去”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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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至关重要的命题。

经过对晚清科学小说的重新挖掘、考察，我

们会发现，许多看似荒诞的想象背后，隐含着一

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特别的思考。这些在国族

命运大背景下的时代情绪和信念，正是中国现代

思想不断演进的张力。晚清科学小说所发出的星

光，必将会与中国现当代科幻文学一起创造出一

条绵延的璀璨星河。

纵观整个中国科学史，乃至人类科学史，对

于科学的探索永不止息。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地

冲击着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也无时无刻不在询

问着“往何处去”的问题。对未知的期盼、担

忧、警惕、彷徨，这些情绪在某种意义上是共

通的。应该说，晚清的科学小说所传达出的科学

观，既有时代的特殊性，也表现出人类在探索、

认识科学过程中的某些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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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Scientists in Micro Films:
Take Always With the Original Intention，The Light of Science，The Moon 

Appears Brighter Over My Hometown as examples

Shi Xiaolei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125）

Abstract： 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and Xinhuanet have jointly produced three 
micro films Always With the Original Intention，The Light of Science，The Moon Appears Brighter Over 
My Hometown，which have shaped the cinematic images of scientist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lives of Guo Yonghuai，Yan Jici and Qian Linzhao. The three micro films used some pivotal 
props to blend the exemplary events of the protagonists into plots, and composed conflicts and struggles to 
shape characters，so as to present the honorable morals of patriotism and self-sacrificing of the scientists. 
However，the films simplify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characters and fail to several non-fictional ones. 
Keywords： micro film；image of scientists；characterization；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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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science fiction also naturally assumes the important mission of disseminat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enlightening the public. However，when specific fictional texts are examined，the complicated 
understandings of science of the late Qing authors are revealed. It is discovered that many authors either held 
suspicious views of science，wrote stories against common sense，or believed i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These various attitudes，emotions and beliefs represent some common epistemological featur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science exploration，signifying progressive values in modern Chinese thought. 
Keywords： science fiction；views of science；lat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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